柳亚子轶事

余  湘

柳亚子先生的亮节高风，士林崇敬，著作等身，是当代的爱国主义革命家，伟大的诗人，郭沫若曾称他为当今的屈原，足见他老人家志行高洁，和一般趋势附炎之流不可同日而语。他的作品笔者曾作过介绍，毋待赘述，现把他老人家的轶事就记忆所及掇拾报道如下，以飨读者。

1、 东洋车翻身

亚老平日自奉甚俭。家务由郑佩宜夫人主持，井井有条。日常除关心国事外，深研学术，尤于诗词方面为世所称道，家中庋藏之富，甲于乡里。他的诗词和散文早已脍炙人口，为国人所喜爱；在生活方面，交游遍天下，对处境有困难者，无不尽力济助，从无吝啬。他为了处理社务，经常去上海与朱少屏、陈去病及先君联系。记得有一次他到上海后，那时的最普通交通工具叫东洋车，（又名黄包车），他就雇了一辆东洋车代步。这天或许拉车人拉累了，加以有些年纪，拉至中途，偶一不慎，将车横向后倒了下去，车就翻了身，亚老事前没有提防，也随车向后翻倒，跌在地上，幸未受伤。出事后车夫惊慌失措，他却毫不在意，非但不责怪车夫，并立即付了车资，自己步行回家。后来有人问起为什么不加处理？他回答说：“拉车的人已经够苦了，可能肚子饿了，稍一不慎，难免要出事故，既不是故意出此，我也不忍责罚他了。”听说从此以后，为了安全，他不再坐黄包车，认为人拉人总是不人道的，后来他再来上海时，我也去访问他，同出时就雇用马车（那时很风行马车），以后，马车又逐渐被淘汰了，遂雇汽车。

从这一小事看来，他很同情无产者，在旧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。与后来坚决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与反动派作殊死斗争是分不开的。

2、 反对强暴

1919年冬我父娶后母沈氏，当时我十一岁。在大喜的日子里，贺客盈门，吴江一带的南社社友都来我家道贺，如黎里的柳亚子，黄病蝶、顾悼秋，周庄的王大觉，莘塔的凌莘子、陶庄的周藏畦、松江的姚石子等等。正在开筵时，突然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。原来我的大伯和他的小老婆凭着老大的身份在家里强横霸道，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，手足间平素也缺乏感情。结婚这天，大伯非但不来帮忙，相反地意存挑衅，乘大众正在畅欢之际，竟不问情由，将我后母伴来的喜娘痛加辱骂并加殴打。当时喜娘们自知一无过失，为什么要横遭污辱，当然要提出抗议。我的后母立即跪倒在祖母面前，要求作主，但祖母却懦弱无能，不敢去责备大伯，于是大伯更肆无忌惮了。他不知自己有亏。竟视若无睹，不予理采。我父亲为了息事宁人，免损感情，也难于处理。而我后母却情意坚决，声言若不予解决，不肯罢休，正在纠纷之际，被亚老等宾客闻知，经过了解，看到事态恶劣，亚老就毫不迟疑，发动同来的宾客群起而攻之，一定要我大伯出来讲理。大伯仍不愿虚心接受，因此动了众怒，即向警局报案，遂将大伯夫妇逮捕拘办，一场风波从此平息。后来大伯夫妇经此教训不敢再放肆了。这事被镇上的人知道后都佩服亚老的痛恶强暴，见义勇为，给横蛮无理者以沉重的打击。事后我才认识到亚老的公正贤明，不畏强暴，与后来他鄙履尊荣和反动派划清界线，主持真理，这种浩然正气是前后一贯的。
